
執
筆
的
時
候
，
方
才
知
道
雲
妮
˙

侯
斯
頓
的
死
訊
，
十
分
錯
愕
。
雖
然

近
年
頻
頻
傳
來
有
關
她
的
不
利
消

息
，
包
括
演
唱
會
表
現
差
勁
，
觀
眾

離
場
而
去
，
天
賜
的
歌
喉
不
再
，
身

體
暴
瘦
，
不
時
手
腳
呈
現
疑
似
注
射
毒
品

的
針
孔
及
瘀
痕⋯

⋯

電
台
重
播
她
的
首
本
名
曲
︽
我
會
常
常

愛
您
︾，
並
報
以
喪
鐘
，
但
對
於
她
的
死
訊

反
應
並
不
熱
烈
。
我
致
電
給
朋
友
想
知
道

多
一
點
關
於
她
突
然
逝
世
的
消
息
，
回
應

都
很
淡
然
，
猜
想
的
都
肯
定
是
與
毒
品
有

關
，
好
像
說
是
﹁
死
有
餘
辜
﹂。

我
思
潮
起
伏
。
有
人
少
年
得
志
，
廿
四

歲
如
日
當
中
，
事
業
抵
達
的
高
峰
幾
乎
無

人
能
及
，
但
滑
下
也
快
，
其
後
大
半
生
都

不
過
在
想
當
年
，
並
且
因
為
曾
經
輝
煌
而
耿
耿
於

懷
，
不
肯
妥
協
接
受
次
等
的
生
活
方
式
。
有
人
走
的

路
正
好
相
反
，
年
輕
時
運
氣
極
差
，
被
人
看
準
一
生

潦
倒
，
然
而
卅
歲
以
後
卻
穩
步
上
揚
，
且
愈
趨
成
熟

及
茁
壯
。
如
此
兩
種
相
反
的
命
運
方
向
，
大
多
數
人

都
說
寧
願
後
者
。

雲
妮
˙
侯
斯
頓
顯
然
為
盛
名
所
累
而
後
繼
不
足
，

現
在
懷
念
她
的
人
都
不
過
在
數
說
電
影
︽
護
花
傾
情
︾

︵B
ody

G
uard

︶
原
聲
唱
片
裡
的
極
佳
唱
作
，
其
後
她

的
憔
悴
落
寞
通
通
都
會
在
她
死
後
被
刪
掉
記
憶
吧
。

不
期
然
想
起
去
年
七
月
在
倫
敦
暴
斃
的
另
一
天
后

A
m

y
W

inehouse

；
警
方
於
死
亡
現
場
安
排
忤
工
把
她

的
屍
體
抬
出
，
放
進
一
個
塑
膠
袋
裡
，
男
友
在
警
戒

遠
處
遙
望
，
一
臉
茫
然
。

曾
經
光
環
圍
繞
的
巨
星
殞
落
，
一
切
驟
然
變
得
卑

微
；
這
雖
然
也
是
人
生
真
實
的
末
段
，
還
是
沒
有
甚

麼
人
願
意
記
起
，
只
想
留
住
最
美
好
的
表
演
。
畢
竟

大
部
分
人
只
想
享
用
藝
人
提
供
的
感
官
娛
樂
，
沒
有

其
他
的
情
感
。
真
實
裡
的
悲
哀
只
在
網
頁
上
被
記
載

及
提
起
，
且
是
短
短
的
段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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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楊
楓
華
︵
美
國
︶

雲妮與艾美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
新
科
學
︾︵Scienza

N
uova

，
英
譯N

ew
Science

︶

是
一
本
大
書
。
也
許
要
從
一
本
小
書
說
起—

特
倫

斯
．
霍
克
斯
的
︽
結
構
主
義
和
符
號
學
︾，
此
書
的
導
言

談
到
維
柯
的
︽
新
科
學
︾—

由
一
本
小
書
引
出
一
本

大
書
，
大
書
只
讀
了
一
半
，
又
帶
出
另
一
個
問
題—

光
光
是
幾
十
頁
的
﹁
熱
身
資
料
﹂
又
帶
出
好
幾
十
本
古
遠
而

專
門
的
大
書
，
大
多
是
古
代
史
︵
這
是
一
門
連
朱
光
潛
也
自

稱
沒
搞
通
的
學
科
︶
；
書
中
有
書
，
就
像
博
爾
赫
斯
所
描
述

的
一
座
﹁
知
識
迷
宮
﹂—

圖
書
館
，
藏
書
達
九
十
萬
冊
，

任
何
一
冊
都
可
能
消
失
在
塵
封
的
書
架
上
，
又
或
者
，
找
出

任
何
一
本
，
都
可
能
發
現
﹁
無
限
﹂。

︽
新
科
學
︾
是
一
本
大
書
。
朱
光
潛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寫
了

一
篇
︽
維
柯
的
︿
新
科
學
﹀
的
評
價
︾，
文
末
說
：
﹁
我
最
近

還
讀
到
英
國
學
者
特
倫
斯
．
霍
克
斯
的
近
著
︽
結
構
主
義
與

符
號
學
︾
一
書
，
其
中
特
別
論
證
了
維
柯
的
認
識
憑
構
造
的

理
論
對
現
代
結
構
主
義
的
影
響⋯

⋯

﹂
根
據
朱
光
潛
分
析
，

維
柯
的
︽
新
科
學
︾
之
﹁
新
﹂，
首
先
就
在
他
的
窮
本
求
源
的

堅
定
精
神
，
維
柯
本
來
是
研
究
法
學
的
，
他
認
為
法
的
根
源

來
自
共
同
的
人
性
，
共
同
的
人
性
產
生
了
共
同
的
習
俗
，
共

同
的
習
俗
經
過
文
化
就
成
為
共
同
的
法
律
，
︽
新
科
學
︾
研

究
的
本
來
就
是
﹁
人
這
一
物
種
的
起
源
﹂，
比
達
爾
文
的
︽
物

種
起
源
︾
早
了
一
百
多
年
。

維
柯
認
為
先
民
具
有
與
生
俱
來
的
﹁
詩
性
的
智
慧
﹂，
都
是

天
生
的
詩
人
，
他
在
︽
新
科
學
︾
中
議
論
﹁
英
雄
時
代
的
政

治
﹂，
並
且
告
訴
我
們
：
古
代
王
國
裡
流
行
的
民
政
制
度
，
是

以
許
多
涉
及
歌
唱
︵
謎
語
、
魔
術
︶
競
賽
的
寓
言
故
事
來
表
達
的
，
裡

面
有

無
民
的
﹁
詩
性
歷
史
﹂
：
﹁
例
如
林
神
馬
西
雅
斯
︵M

arsyas

︶

在
一
場
歌
唱
競
賽
中
，
他
被
阿
波
羅
︵A

pollo

︶
賽
輸
了
，
就
被
阿
波
羅

給
他
剝
了
皮⋯

⋯

尼
弩
斯
︵N

inus

︶⋯
⋯

也
是
在
一
場
類
似
的
歌
唱
競

賽
中
被
阿
波
羅
殺
掉
的⋯

⋯

在
這
兩
個
寓
言
故
事
裡
，
競
賽
的
對
手
都

是
阿
波
羅
，
即
掌
占
卜
預
兆
的
神⋯

⋯

占
卜
術
是
只
由
貴
族
們
握
住

的
。
﹂

﹁
塞
壬
︵Siren

︶
海
妖
用
歌
聲
把
水
手
們
催
眠
，
然
後
把
他
們
的
喉

嚨
割
斷
；
獅
身
人
面
妖
斯
芬
克
斯
︵Sphinx

︶
出
謎
語
給
遊
人
猜
，
猜
不

中
就
把
他
們
殺
掉
；
女
妖
精
喀
爾
克
︵C

irce

︶
憑
她
的
迷
魂
歌
聲
把
攸

里
賽
斯
︵E

um
aeus

︶
的
伙
伴
們
變
成
豬⋯

⋯

這
些
寓
言
故
事
中
的
水
手

們
、
遊
客
們
和
浪
遊
人
們
都
是
外
方
人
，
也
就
是
些
平
民
們
，
他
們
和

英
雄
們
競
爭
，
企
圖
分
享
占
卜
權
，
打
敗
了
就
遭
到
了
殘
酷
的
懲
罰
。
﹂

據
霍
克
分
析
，
維
柯
認
為
人
類
學
會
的
初
始
科
學
，
應
該
是
神
話

學
，
或
者
是
九
對
寓
言
的
解
釋
，
因
為
任
何
民
族
的
歷
史
都
肇
始
於
寓

言
，
任
何
神
話
在
古
代
人
的
實
際
經
驗
中
都
有
其
基
礎
，
表
達
了
初
民

的
願
望—

試
圖
把
令
人
滿
意
的
、
可
理
解
的
、
人
化
的
形
式
強
加
於

經
驗
之
上
。

占
卜
術
原
本
由
貴
族
掌
握
，
企
圖
以
歌
唱
競
賽
的
形
式
向
貴
族
和
英

雄
們
爭
取
占
卜
權
的
平
民
，
都
不
免
受
到
殘
酷
的
懲
罰
︵
剝
皮
、
殺

掉
、
割
喉
、
變
成
豬⋯

⋯

︶，
這
就
是
歷
史
，
以
詩
化
的
寓
言
來
表
達
的

初
民
憑
﹁
詩
性
的
智
慧
﹂
的
引
導
，
對
他
們
生
存
的
時
代
作
出
充
滿
隱

喻
、
象
徵
和
神
話
等
形
式
的
反
應
。

維
柯
在
︽
詩
性
歷
史
的
概
要
︾
一
章
中
說
：
卡
德
茂
斯
︵C

adm
us

︶

發
明
字
母
，
但
他
卻
把
這
件
大
事
隱
瞞
，
不
讓
凡
人
知
道
，
更
使
之
披

上
寓
言
的
面
紗
︵
寓
言
說
，
他
殺
死
了
大
蛇
，
把
蛇
齒
種
在
土
地
裡
︶。

維
柯
認
為
這
個
寓
言
本
身
包
括
了
幾
個
世
紀
的
詩
性
歷
史
，
而
且
是
一

個
顯
著
例
子
：
人
類
嬰
兒
期
在
表
達
思
想
時
很
吃
力
，
而
且
表
達
得
很

不
清
楚
。

《新科學》是一本大書
葉　輝

琴台
客聚

﹁
九
五
之
尊
﹂
在
舊
文
字
上

是
古
代
﹁
帝
皇
﹂
之
謂
，
而

﹁
二
五
仔
﹂
則
是
粵
語
市
井
俗
話

﹁
反
骨
仔
﹂、
﹁
鬼
頭
仔
﹂、
﹁
叛

徒
﹂、
﹁
叛
將
﹂
之
鄙
稱
。
一
個

是
﹁
帝
皇
﹂
之
號
，
一
個
是
﹁
反
骨
﹂

之
稱
，
兩
個
極
端
能
否
連
成
一
線
發

生
在
同
一
人
身
上
呢
？

有
可
能
，
台
灣
之
國
民
黨
前
﹁
總

統
﹂
李
登
輝
是
也
。
李
登
輝
曾
是
國

民
黨
主
席
，
台
灣
﹁
總
統
﹂﹁
九
五
之

位
﹂
的
第
一
號
人
物
，
但
此
人
一
卸

任
，
在
國
民
黨
和
民
進
黨
競
﹁
總
統
﹂

位
之
時
，
立
即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民
進

黨
的
馬
仔
，
全
力
捧
國
民
黨
對
手
陳

水
扁
上
台
，
把
原
先
之
國
民
黨
勢
力

掃
走
，
由
﹁
九
五
﹂
即
變
為
﹁
二

五
﹂
，
他
更
曾
揚
言
要
由
日
本
撐
台

獨
，
不
認
是
中
國
人
，
﹁
二
十
歲

前
，
我
是
日
本
人
！
﹂
這
是
當
時
李
登
輝
的
名

言
，
直
到
四
年
之
後
之
今
日
，
國
民
黨
由
馬
英
九

領
班
正
重
上
執
政
位
之
時
，
李
登
輝
又
立
即
出
來

撐
蔡
英
文
，
以
國
民
黨
前
主
席
來
壓
住
國
民
黨
，

如
此
公
然
叛
黨
之
徒
，
真
的
老
到
牙
齒
脫
光
了
，

﹁
無
齒
之
徒
﹂
也
。

在
競
選
高
潮
之
時
，
台
灣
有
黑
道
賭
注
，
賭
李

登
輝
出
來
為
蔡
英
文
站
台
卑
躬
之
時
會
不
會
向
蔡

下
跪
？
如
果
真
的
一
跪
，
相
信
許
多
老
國
民
黨
人

會
自
殺
。

李
登
輝
當
年
做
﹁
最
貼
身
馬
仔
﹂
全
力
討
好
蔣

經
國
，
而
做
﹁
副
總
統
﹂
言
聽
計
從
，
蔣
經
國
視

為
心
腹
才
加
以
重
用
，
賜
給
﹁
總
統
接
班
人
﹂
之

安
置
，
當
年
李
登
輝
在
蔣
經
國
身
側
身
後
從
沒
好

好
安
坐
，
坐
在
會
議
椅
上
向
來
只
坐
半
邊
屁
股
，

便
利
他
一
聽
到
蔣
經
國
呼
召
甚
至
一
看
到
眼
色
就

可
以
半
秒
之
內
站
起
來
聽
命
，
因
此
有
過
﹁
半
屁

股
登
輝
﹂
之
綽
號
，
果
然
如
此
得
蔣
經
國
信
任
而

登
上
大
位
。
蔣
氏
一
死
，
他
一
上
大
位
即
撐
台
獨

撐
民
進
黨
，
三
天
內
即
翻
臉
，
所
以
此
人
是
﹁
世

界
二
五
仔
之
尊
﹂，
還
有
唱
對
台
的
宋
楚
瑜
也
是

國
民
黨
出
來
的
人
。

江
湖
大
忌
是
﹁
籠
裡
雞
作
反
﹂，
堂
堂
一
個
團

體
之
組
織
內
有
這
麼
多
﹁
籠
裡
雞
﹂，
國
民
黨
前

景
堪
虞
了
。

超級二五仔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世
界
屋
脊
是
西
藏
，
大
陸
板
塊
碰
撞
，
造
山
運
動
使
古
老
的
地
球
板
塊

升
上
了
地
面
，
成
為
了
世
界
最
高
的
高
原
地
帶
。
原
來
，
非
洲
的
屋
脊
地

區
，
就
是
埃
塞
俄
比
亞
，
這
是
人
類
誕
生
的
地
方
，
也
是
非
洲
最
古
老
的

陸
地
板
塊
，
醞
含
有
大
量
的
黃
金
鑽
石
和
稀
有
金
屬
。

非
洲
是
一
個
很
神
奇
的
大
陸
。
整
個
非
洲
受
到
了
西
風
帶
的
影
響
，
大

西
洋
濕
潤
、
溫
暖
的
氣
流
由
西
直
進
，
滋
潤
了
南
非
洲
。

非
洲
地
勢
大
致
以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剛
果
河
河
口
至
埃
塞
俄
比
亞
高

原
北
部
邊
緣
一
線
為
界
，
把
非
洲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
東
南
半
部
較
高
，
西
北
半

部
較
低
。
東
南
半
部
被
稱
為
高
非
洲
，
海
拔
多
在
一
千
米
以
上
，
埃
塞
俄
比
亞

高
原
，
海
拔
在
兩
千
米
以
上
，
有
﹁
非
洲
屋
脊
﹂
之
稱
。
非
洲
較
高
大
的
山
脈

多
矗
立
在
高
原
的
沿
海
地
帶
，
西
北
沿
海
有
阿
特
拉
斯
山
脈
；
東
南
沿
海
有
德

拉
肯
斯
山
脈
；
東
部
有
肯
雅
山
和
乞
力
馬
札
羅
山
。
乞
力
馬
札
羅
山
是
座
活
火

山
，
海
拔
五
千
八
百
九
十
五
米
，
為
非
洲
最
高
峰
。
南
非
也
是
高
原
。

非
洲
東
部
有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裂
谷
帶
，
裂
谷
帶
東
支
南
起
希
雷
河
河
口
，
經

馬
拉
維
湖
，
向
北
縱
貫
東
非
高
原
中
部
和
埃
塞
俄
比
亞
高
原
中
部
，
經
紅
海
至

死
海
北
部
，
長
約
六
千
四
百
千
米
；
裂
谷
帶
西
支
南
起
馬
拉
維
湖
西
北
端
，
經

坦
噶
尼
喀
湖
、
基
伍
湖
、
愛
德
華
湖
、
亞
伯
特
湖
，
至
亞
伯
特
尼
羅
河
河
谷
，

長
約
一
千
七
百
千
米
，
寬
幾
十
千
米
到
三
百
千
米
，
形
成
一
系
列
狹
長
而
深
陷

的
谷
地
和
湖
泊
，
其
中
阿
薩
勒
湖
的
湖
面
在
海
平
面
以
下
一
百
五
十
六
米
，
為

非
洲
陸
地
最
低
點
。

西
北
半
部
被
稱
為
低
非
洲
，
海
拔
多
在
五
百
米
以
下
，
大
部
分
為
低
高
原
和

盆
地
，
有
尼
羅
河
上
游
盆
地
、
剛
果
盆
地
和
乍
得
盆
地
等
。
非
洲
的
沙
漠
面
積

約
佔
全
洲
面
積
三
分
之
一
，
為
沙
漠
面
積
最
大
的
一
洲
。
撒
哈
拉
沙
漠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沙
漠
，
面
積
七
百
七
十
七
萬
平
方
千
米
；
西
南
部
還
有
納
米
布
沙
漠

和
卡
拉
哈
迪
沙
漠
。

科
學
家
對
於
東
非
大
裂
谷
帶
進
行
了
地
質
的
檢
定
，
利
用
碳
化
土
壤
進
行
了

同
位
素
檢
測
，
發
現
了
肯
尼
亞
大
裂
谷
南
端
的
圖
根
山
丘
的
土
壤
結
構
，
自
從

一
千
五
百
五
十
萬
年
以
來
，
大
裂
谷
地
區
的
雨
林
和
草
原
的
混
合
就
跟
今
天
完

全
相
同
，
根
本
不
存
在
突
然
的
變
化
，
也
沒
有
火
山
灰
的
地
層
。
原
來
，
七
萬

五
千
年
前
，
地
球
遭
受
到
一
次
浩
劫
，
火
山
大
爆
發
，
或
者
叫
做
世
界
末
日
，

火
山
灰
和
二
氧
化
硫
完
全
遮
蓋
了
地
球
的
上
空
，
大
氣
層
的
溫
度
下
跌
了
攝
氏

十
七
度
。
地
球
變
得
寒
冷
、
乾
燥
，
植
物
和
果
樹
大
量
死
亡
，
人
類
遭
受
了
劫

難
。
惟
獨
在
埃
塞
俄
比
亞
附
近
的
東
非
洲
大
峽
谷
的
兩
千
名
現
代
人
的
祖
先
，
因
為
太
平

洋
溫
暖
的
氣
流
帶
來
雨
水
，
亞
洲
的
火
山
灰
和
二
氧
化
硫
沒
有
吹
進
這
個
峽
谷
，
這
個
峽

谷
地
勢
很
低
，
低
過
海
平
面
一
百
五
十
六
公
尺
，
氣
候
相
當
暖
和
，
森
林
仍
然
保
存
，
這

兩
千
人
成
為
死
剩
種
，
生
存
下
來
，
就
成
為
今
天
人
類
的
祖
先
。
這
是
驚
人
的
大
秘
密
。

非洲的屋脊藏驚人的秘密
范　舉

古今
談

如
果
把
凡
是
新
春
期
間
上

映
的
，
以
香
港
資
金
為
主
、

以
本
土
為
市
場
，
及
以
香
港

演
員
佔
重
要
戲
份
的
電
影
簡

單
定
義
為
港
產
賀
歲
電
影
，

固
無
不
可
。
不
過
凡
經
歷
過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香
港
電
影
業
異
常

蓬
勃
的
香
港
人
，
都
會
同
意
認
同

港
產
賀
歲
電
影
存
在
是
由
於
港
人

的
感
情
因
素
，
事
實
上
港
式
賀
歲

片
已
名
存
實
亡
。

八
十
年
代
初
香
港
電
影
工
業
全

面
起
飛
，
播
放
本
地
電
影
的
院
商

多
同
時
涉
及
製
作
；
暑
假
、
聖
誕

與
農
曆
新
年
賀
歲
檔
是
院
商
留
給

自
己
最
能
生
金
蛋
的
黃
金
檔
。
當

中
尤
以
賀
歲
檔
都
會
排
出
最
強
大

陣
容
，
務
求
在
新
年
期
間
票
房
收

個
滿
堂
紅
。
那
些
年
，
觀
眾
的
消

費
模
式
是
在
新
春
期
間
會
選
看
幾

部
電
影
，
片
主
與
院
線
商
的
目
標
是
爭
取
觀

眾
盡
早
入
場
觀
賞
自
己
的
片
，
藉
此
能
造
聲

勢
打
造
票
房
佳
績
，
好
吸
引
其
他
觀
眾
甚
至

部
分
觀
眾
第
二
度
購
票
進
場
。
而
香
港
創
下

的
票
房
數
字
則
進
而
影
響
到
海
外
的
觀
眾
入

場
意
慾
。

由
於
這
些
計
算
，
身
兼
片
主
與
院
主
兩
個

角
色
的
，
每
回
賀
歲
檔
期
都
會
不
惜
工
本
，

把
幾
套
片
的
卡
士
都
放
在
同
一
製
作
之
內
，

反
正
大
投
資
大
回
報
。
但
自
從
港
產
片
的
海

外
市
場
漸
次
萎
縮
甚
至
陸
續
失
去
，
港
產
片

的
資
金
投
資
額
甚
至
涉
及
卡
士
的
吸
引
力
都

大
大
縮
水
；
製
作
人
依
然
一
年
一
度
燕
歸
來

般
推
出
港
產
賀
歲
片
，
為
的
是
要
照
顧
那
些

懷
緬
昔
日
美
好
時
光
的
觀
眾
？
盡
量
榨
取
眷

戀
港
式
文
化
的
剩
餘
價
值
？
還
是
，
製
作
人

跳
不
出
老
框
框
而
甘
於
食
老
本
？

我
們
的
官
員
常
說
香
港
的
電
影
工
業
很
有

創
意
，
恐
怕
那
只
佔
一
個
小
部
分
，
幾
時
港

產
賀
歲
片
製
作
人
能
跳
出
已
然
實
行
超
過
二

十
年
的
模
式
，
造
就
像
當
年
開
創
出
賀
歲
片

種
的
新
局
面
，
那
才
真
正
叫
創
新
。

開創賀歲新局面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
情
迷
夢
露
七
天
︾
是
今
年

初
，
人
物
傳
記
劇
情
片
潮
流
的
一

員
，
與
胡
佛
、
昂
山
素
姬
、
鐵
娘

子
戴
卓
爾
夫
人
連
成
一
線
。
這
些

傳
記
劇
情
片
有
好
有
壞
，
以
胡
佛

為
題
材
的
︽J.

艾
德
格
︾，
就
是
另
外
幾

部
所
望
塵
莫
及
了
。
這
類
電
影
，
其
中

一
個
重
點
當
然
是
演
員
的
方
法
演
技
，

即
如
何
進
入
、
成
為
、
演
活
該
位
真
實

人
物
。
結
果
是
，
楊
紫
瓊
沒
有
入
圍
奧

斯
卡
，
梅
麗
史
翠
普
與
米
雪
威
廉
絲
可

以
爭
一
日
之
長
短
。
另
外
的
對
手
呢
，

︽
寫
出
友
共
鳴
︾
中
飾
演
女
僕
的V

iola
D

avis

恐
怕
機
會
不
大
，
而
我
個
人
很
欣

賞R
ooney

M
ara

在
︽
龍
紋
身
的
女
孩
︾

的
演
出
，
簡
直
是
脫
胎
換
骨
了
。

說
回
︽
情
迷
夢
露
七
天
︾。
電
影
是
英

國
片
，
拍
得
十
分
平
庸
，
不
及
去
年
的

︽
皇
上
無
話
兒
︾︵
其
實
也
不
算
優
異
︶。

影
片
就
是
要
說
說
大
明
星
的
演
出
壓

力
，
以
及
瑪
麗
蓮
夢
露
與
小
助
導
的
一

段
露
水
情
緣
。
而
最
大
的
問
題
，
就
是
瑪
麗
蓮
夢

露
的
本
色
演
技
，
真
性
情
的
迷
人
演
出
，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
反
倒
米
雪
威
廉
絲
用
方
法
演
技
，
努
力

地
演
活
瑪
麗
蓮
夢
露
，
學
她
的
眼
神
、
步
姿
、
神

態
、
語
調
，
卻
是
愈
扮
愈
不
自
然
。
可
以
對
照
一

下
，
片
中
的K

enneth
B
ranagh

飾
演
羅
蘭
士
奧
利

花
，
方
法
演
技
演
員
飾
演
同
派
角
色
，
沒
有
半
點

問
題
，
甚
至
乎K

enneth
B
ranagh

的
個
人
戲
是
全

片
最
好
看
的
部
分
，
倒
是
米
雪
威
廉
絲
一
出
場
，

就
弄
得
虛
幻
不
實
了
。

關
於
演
員
的
電
影
，
近
期
上
映
的
︽
星
光
夢
裡

人
︾
更
為
突
出
。
而
所
謂
大
明
星
與
小
角
色
之
間

不
可
能
的
愛
情
關
係
，
其
實
無
甚
可
觀
，
更
別
說

新
意
與
深
意
了
，
對
於
瑪
麗
蓮
夢
露
的
情
史
，
也

難
教
人
引
起
興
趣
。
劇
本
有
一
二
佳
句
，
例
如
說

﹁
羅
蘭
士
奧
利
花
是
希
望
成
為
明
星
的
演
員
，
瑪

麗
蓮
夢
露
是
希
望
成
為
演
員
的
明
星
﹂，
是
寫
得

不
錯
的
。
可
是
七
天
之
中
，
要
說
電
影
，
又
要
談

情
，
結
果
甚
麼
也
講
不
到
，
落
得
浮
泛
的
滿
眼
泡

影
。 情迷夢露七天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去年10月31日萬聖節的深夜12時半，我手機電
話突然鈴聲大響，深更半夜，睡眼惺忪，誰人此
時來電？真的是名副其實的馬交友（Macau Friend）

（流行幾十年的澳門俗話，依英文唸起來便是「麻
煩友」），我一邊接聽，一邊自言自語。

「亞楓，我係志培叔呀，我女兒麗君鐵定於明
年1月7日大婚。我無兒子，你是我長侄，是麗君
的堂兄，你夫婦二人一定要回澳門參加婚禮。時
間是匆忙了一些，所以我也懶寫信，長途電話通
知好了。」志培叔像開動機關槍一樣，一口氣講
不停。

志培叔是先父最小的弟弟，較我年長17年，當
我9歲時，父親為了養活我們6兄弟姐妹，遠赴南
美秘魯謀生，從那時起，志培叔便看 我成長，
直至我24歲移民美國為止。所以我叔侄二人感情
深厚，我離澳前夕他才以40歲高齡結婚，想不到
堂妹也是以接近38歲高齡才成家，上下兩代走相
同年齡的結婚路徑，也算是巧合，年前我返澳探
母時，見堂妹仍是單身未嫁，笑她是馬交中最吃
香的單身女貴族（她在賭場貴賓廳中管帳，收入
不菲，小姑居處已有自己物業） 。她杏眼圓睜地
賞我一記粉拳，叫我不要以為她是「剩女」，只要
意中人一到，我就必須親來道賀。既然大家是有
約在先，今番我推也推不掉，只好利用11、12兩
個月時間，安排好生意調動，同時跟美國的親友
先後慶祝了感恩節、聖誕節，而元旦倒數聲剛下
的第三天，便乘坐客機抵達澳門路環國際機場。

志培叔嬸及堂妹三人駕車親來接機，使我受寵
若驚。當我們踏出機場大樓時，面對藍天白雲，
有意識地深深吸一口空氣時，不約而同地說：

「路環的空氣多清新，勝過澳門的人多，車多，煙

多。」我們口中的煙多，不僅僅是指汽車所噴出
來的車煙，也是指馬路上邊行邊抽煙的途人，巴
士站內候車的煙民，與酒樓餐廳裡抽煙的食客，
令人慘食二手煙。自小在美國長大的內子，對這
種現象最為反感，成為她不喜愛來澳門的最大原
因。近年她每次隨我回澳探親訪友，都對我大為
抱怨，這也很難怪她，她本身有鼻敏感，不能受
煙味刺激，而生活在禁煙嚴厲的美國社會，反吸
煙人士擁有莫大權利，基本上一切公共場所，煙
民已難以立足，即使是露天的海灘公園，也受到
極大限制，所以太太在美國可以放心四處活動，
不受二手煙干擾。可是澳門卻是另外一個世界，
尤其是在賭權開放後，遊客洶湧而來，這當中煙
民不少，造成旅遊區內不時亦煙霧瀰漫，空氣污
染，令太太苦不堪言。

堂妹是一位話頭醒尾的女性，「楓嫂您不用擔
心，您們今次回來得正好，現在澳門也可以吸到
新鮮無香煙味的空氣了，因為澳門從元旦起，也
執行禁煙法例，也就是說一切公眾場所，再也不
允許抽煙了。」堂妹甜滋滋對內子說。

「此話當真？」 我用粵劇的口吻問培叔，因為
培叔與我都是粵劇迷，所以跟他開個玩笑。「當
真！」培叔也用粵劇腔來答我，引得楊氏五人哈
哈大笑。接 ，叔母以一種開心又認真的語氣向
我們透露：「抽煙長達五十餘年的培叔，在澳門
禁煙法例執行前夕，也完全徹底地戒了。這是繼
你堂妹公開婚訊後又一個天大喜訊，多少年來，
為了他的健康，也為了我們居住環境，我母女二
人苦口婆心地勸他戒煙，他不是不聽講，幾次誓
神劈願地表示一定會戒，可惜都是虎頭蛇尾，令
我們很是失望。」

講到這裡，培叔接 說：「這都要多謝澳門特
區政府。我再不戒煙，在公共地方一旦煙癮發作
抽起香煙時，被控煙督察檢 ，無寬限期而立即
執法，送上『牛肉乾』（即罰單），要罰『六舊水』

（即600元）。600元，就業人士尚且會『肉痛』，何
況我已是毫無入息的退休長者，更會叫苦連天
了。想到荷包問題，又想起平日太座與女兒的好
言相勸我戒煙，再不斬手指根絕吸煙，怎對得起
家人。當然今次成功戒煙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平
日一起交往活動的幾位老友煙民，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大家一起叫戒，一起行動，相互鼓勵，
不拖後腿，所以在澳門禁煙法例執行前夕，我們
已經斷了煙癮，的確是一身輕鬆。」

「培叔你係得 ！今天第一頓飯，由侄兒請
客，慶祝培叔不再是煙民。」我興奮地表示。我
每次回澳省親，都愛以葡京酒店為停留之所，貪
它出入方便。剛辦妥入房手續，妹夫打來電話，
約我到酒店底層的不夜天餐廳飲港式奶茶。我去
到餐廳，但見四周貼上禁煙標紙，勸喻人客不要
在室內抽煙，需要解決時，請移玉步向外。我再
放眼大小餐 ，已再無煙灰缸放置，食客自律，
無人破壞法紀。想不到澳門彈丸之地，也可以制
定這項禁煙法例來，真不簡單。妹夫告訴我，澳
門特區政府早有此意，多年來經過社會各界多次
深入討論，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考慮到澳門再也
不是寂寂無名的小島，而是執世界賭業牛耳之名
城，每天每時每刻，均有遊客來自世界各個角
落，澳門自然要有世界都會的典範。嚴禁公眾地
方抽煙，向二手煙說不，已是大勢所趨，今次澳
門只是跟上世界潮流而已。」

在往後的三天旅澳中，我夫婦二人隨親友上過
茶樓酒館，到過離島豬扒店，入過酒店大堂，使
用過公眾廁所，均見不到有煙民知法犯法，就連
男廁所尿兜上的煙灰缸，酒店電梯內之熄煙盤，
也一律無影無蹤，很明顯的是全澳各界人士商

號，均全面配合特
區 政 府 的 禁 煙 法
例，這當中令我印
象難忘的是新口岸
區中的萬豪軒大酒
樓，它在特設的四
個大屏幕中，不時
播出禁煙標誌，提
醒食客禁煙法例已
生效，勸喻煙民為己為人放棄吸煙，共建健康的
環境，真是用心良苦。至於一些真有需要抽煙的
食客，看到他們「自動波」走到店外去抽便是。

不過，我亦看到某些社會現象或許再有改進空
間。新控煙法生效數日，當局雷厲風行，持續前
往各區的禁煙場所巡查，檢控禁煙場內違法吸煙
者。公園、食店內「吞雲吐霧」情況有所減少，
顯見控煙初見成效。不少煙民為免受罰，多了圍

垃圾桶「打邊爐」吸煙，致亂扔煙蒂情況趨
增，由於在私人車輛內吸煙並未觸及法網，致車
內吸煙同樣有增無減。

不難發現，不論電單車、私家車或重型車輛，
時有駕車者或乘客行車途中食煙，除煙味、煙灰
隨風飛揚，影響他人，煙蒂更有可能傷及他人。
這種情況在南灣區與新馬路紅綠燈交界處最為嚴
重，不少站在馬路邊等候過斑馬線的路人，紛紛
中正煙味，需要掩鼻而避。但願煙民能忍耐片刻
煙癮，避免駕車、坐車期間食煙。人人盡己之
責，免同類情況持續，保障他人健康。

筆者居美多年，回澳亦過十次，今次停留僅五
天，是歷來逗留時間最短的一次，完成了親人的
心願，履行了自己的承諾，更高興地見到自己的
出生地澳門，有空氣淨化的一天，令到內子這位

「馬交仔媳婦」也對澳門另眼相看，今後再回澳門
也無甚麼投訴了。我個人覺得不枉此行，故在返
美航機上空為文，與大家分享。

禁煙聲裡返馬交

■禁煙標誌。 網上圖片


